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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沙
XIANG SHA

四季如歌

秋 日 随 想
喇嘛哥

每年的这个季节，总会念一次远方，念远
方掉在山谷里的落阳，念那隐秘的风声和溅起
满天星辰的黑夜。每年的这个季节也会念一次
旧人，念那等着我归来的中秋圆月，念那暮色
里渐渐隐没的惆怅，念那“我挺好”的催促，念
那穿堂而过的瘦月和相逢时的灿烂、隐忍着的
别离。

这样的季节，念一次我就苍老一回，仿佛
旧雪上的脚印、皱纹里的更新，和九月里某一
天大雨滂沱的荒芜。这样的季节，注定要来一
场荒凉，在秋天制造的风雨和萧瑟中，变成逐
浪滔天的海洋，一浪是旧的念想，一浪就是新
的绝望。

每年的这个季节我特别喜欢远走，仿佛只
有立在他乡的秋色中，才能躲过别离的劫难。

可是，别人的秋天又能如何？照样躲不过“枯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宿命；照样躲不过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妄想；照
样躲不过“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惆怅；照
样躲不过“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的无望……

秋天总想来一次逃离，却没有地方安身，
秋天总想来一次奔赴，却找不到归途的理由，但
是年年秋天都要来一次这样的纠结和愿望！

秋天原来是一场盛大的黄金革命。树叶革
树的命，雨滴革云彩的命，花朵革枝叶的命，麦
田革土地的命，就连长大的羔羊和躺倒的青
草，出栏的牲畜和运往城里的牛奶都在革命，
要么是深情绵长的别离，要么就是兵荒马乱的
迁徙！

在这个到处都在别离的季节，所有的遗憾
都会变成念想和成全的铺垫。傻傻地以为今年
抓过的蝉、看过的花，明年还会重逢，谁知道对
于花朵和秋蝉已经是来生的奢望。在成年的世
界里，有一种别离叫挂念，是那种眼睛为他下
雨，心里为他打伞的担心；是那种去过了世界的
尽头，却开始想着回来的矛盾。以上这些景象，
只要放在秋日薄暮、月上柳梢的时节，就会变得
有些苍凉和惆怅，突如其来的晚风或者一场声
势浩荡的落阳就有一种要人命的离愁。

秋天是一场盛大的黄金革命。是时间和成
长的较量，刚刚尝到了繁华的甜头，就要面临萧
条的不舍，是努力地想要留住的那段时光和不
得不分开的矛盾。这段时光里有春日的憧憬，夏
日的茂盛，有年轻时的蓬勃，也有刚刚明白的难

忘。所以秋天是长大和成熟的分割，是一种成长
的阵痛，秋天注定要来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画
家的盛宴，诗人的道场，是怀旧的成本，是孤独
的温床。

这场革命注定要来的措手不及，注定要来
的声势浩荡。还没有看够的云彩，已经开始做着
迁徙的准备，刚刚牵挽的树枝马上就要变得咫
尺天涯。那条刚刚繁茂的回家的路，又将变得漫
长而遥远，好像昨天才学会热烈，今日又要学着
清冷和孤单。这些都是秋天毫不知情的安排。从
这个角度来看，人如蝼蚁不假，一个季节的变
化，在某些人的世界里已经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秋天没有故乡，它只有革命和摆布。它可
以让冷月照透屋檐，让河水诀别两岸，让炊烟和
夕阳重逢，让渔船和海浪翻脸，让枫叶和秋风纠

缠，让游子和故乡失散，让母语和他乡和解，这
些都是秋天干的好事！秋天又极其的深情，让一
场告别学会了在乎，让一次遇见懂得了珍惜，让
落叶有了情义，让秋风有了难忘，让遗憾变得念
念不忘，让豁达变得大大咧咧。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真正的秋天都在塞
北，有南飞的鸿雁，有空旷的原野，有枯黄的草
原，有比云朵还遥远的蓝天。如果巧遇月圆之
夜，和几个好友喝点小酒，聊起那些旧人旧事，
嘴上说着不过尔尔，心里却忍不住涌上一丝遗
憾，原来有些情义闯不到寒冬就悄然离开。

我有好几个亲人都是被秋天带走了，没有
留下只言片语，只是这一个季节会多梦，梦里哪
怕只是隔着一个深秋的凝望，也突然变得充满
了仪式和隆重……

贾春燕

休道晚秋无盛景，菊鲜桂艳美容留。
枫红披露娇颜媚，柳绿含烟倩影柔。
鸿雁声声离塞去，桑麻处处获丰收。
农家喜自心头起，曲曲欢歌荡野畴。

诗情岁月

七律·寒露时节正秋忙
李万春

秋风萧瑟天渐凉，漫野桑麻一片黄。
塞柳经霜犹溢翠，篱菊历露正流香。
池塘水碧蒹蒲密，广宇云白大雁翔。
红火田间人影动，农家整日刈禾忙。

秋高气爽雁南飞，遥望青岚锁翠微。
漫野禾黄蛙鼓匿，满堤柳绿发丝垂。
金菊艳丽容颜醉，玉月喷辉桂影瑰。
杜宇声声传喜讯，农家煮酒共倾杯。

七律·金秋八月

七律·晚秋

不知不觉我们又走
进秋天，夏天的余热刚
刚退去，春天的大风仿
佛就在不远的昨天，时
间的脚步总是这么匆匆
忙忙，转眼间又是一片
秋高气爽。

塞北的秋天是寒冷
的，同时，塞北的秋天又
是色彩斑驳、内容丰富
的，它展示出诗一样的
画 面 和 音 乐 一 样 的 极
致。

看田野，高粱红了，
玉米熟了，向日葵硕大
而饱满，苹果树和梨树
挂满累累果实，就是收
割过的麦地和稻田也会
使人联想到丰收时的一
片金黄。

看大山，枫树、杨
树、杉树以及它们的叶
子，红的、绿的、黄的，姹
紫嫣红，汇成了一个层
林尽染的世界。走在山
径上，不时还会看到丛
丛野花在随意开放。

看天空，宁静而高
远，碧蓝的一尘不染，好

象风平浪静的广阔海洋，
也使人的心胸变的无比
宽广。

看农家，院子里堆
放着粮食，墙壁上挂着五
谷，窗台上摆着果实，猪
牛羊鸡看上去也比以往
肥壮许多。

打开诗书 袅袅兮
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 古代文
人在秋天中的情绪也徐
徐飘来。看来，远古的秋
天和现世的秋天景致相
同，却也不尽相同，不是
吗？我们祖国的今秋硕果
累累更胜金秋。去年的秋
天和今年的秋天也有所
不同。秋天的画面是绝美
的，秋天的色彩是凝重
的，一叶落便知天下秋，
秋之后便是万物的寂静。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
不是草木，人是有思想
的，因此，我们应该好好
地把握属于我们自己的
时间，为迎接明年更加绚
丽的金秋而努力奋争。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不禁
感怀，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又到了秋收的时
节，过去的事情都成为脑海里印象深刻的田园画：
在田地中，村里家家户户忙碌着割糜子、刨山药、
掰玉米，我和小伙伴们在收割完或正在收割的田
野里欢快地似乎永不知乏味地奔跑，在玉米林里
捉迷藏，在山药地里翻虫子，在糜子地里赶麻雀，
偶尔帮忙也更多是捣乱的情景……回放这些画
面，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

刨山药

儿时，喜欢收秋是因为刨山药的时候，爷爷总
会堆点山药蛋，在上面盖上被季节风干的秸秆，点
着火烧山药吃。小时候村里也没什么稀罕吃的，烧
山药对我来说就是绝对的美味，直到如今我依旧
眷恋着那个味道。我时不时地凑近火堆看看山药
蛋熟了没有，爷爷总会喊我：“灰狗的你，烧疼你那
小爪子你就高兴了。”在爷爷奶奶不断地警告下，
终于等到山药蛋熟了，这时正在刨山药的爷爷停
下来，拿个小木棍扒开烧焦的秸秆，扒拉两个山药
蛋出来，用手捏捏看看熟透没有，然后把山药蛋在
秸秆上磕一磕递到我手里，烫的我左右手都倒不过
来，赶紧兜在衣襟子里，把衣襟子糊成了黑色。在从
家里到地里时，奶奶便给我带了一个小小的铁桶，捞
上自己腌制的烂腌菜装进去，再放上两双筷子拎着
到地里，由自己园子地或地楞畔种的胡萝卜、芹菜、
圆白菜、蔓菁、辣椒等蔬菜腌制而成的烂腌菜，本身
就是一幅丰收图，看着就让人喜欢。看着我因吃烧山
药而安静下来，劳累的爷爷奶奶也和我一起坐下，挑
两个山药蛋，掰成两半儿，从铁桶子里夹上烂腌菜放
在上面，开始享受这带着土地气息的美味，烧山药的
沙糯配上烂腌菜酸咸适口的香，让人吃了回味无穷。

烧山药的香味伴着淡淡的秸秆烟雾在四野飘
散开来，吸引了临近田园的乡邻。不远处，掰玉米的
邻家婶子叔叔也歇了下来，向我们走来，隔着庄户垛
子朝着奶奶喊：“四大娘，烂腌菜够不？”奶奶笑着回
应：“烂腌菜管够，来哇，歇上一阵儿！”那边割糜子邻
家叔叔婶子也走了过来，叔叔说：“四大爷，烧山药手
艺还可以了呀！”大家围坐一起享受烧山药的美味，
爷爷和叔叔婶子预测着今年能打多少担玉米，多少
担糜子。叔叔婶婶就吃就说：“四大娘，这个山药沙
的，明年春天我也种点，跟你换上点山药籽哇。”奶奶
回复：“勤（随便）拿个哇。”

由于收秋时间紧张，村里的人中午不回家，烧
山药就是一顿午饭。大人们吃饱后继续做着地里的
活儿，我继续我的狼吞虎咽，直到吃得打饱嗝。奶奶
说：“哉（这）是谁家娃娃了，吃成个花猫儿。”现在想
想，吃烧山药，不把脸蛋子糊黑了，怎么让人知道你

吃了烧山药。吃饱后的我在土里翻找一种白色的虫
子，学名不知道叫啥，我们叫它“圪绦虫”，我把翻出
来的虫子都放在还有余热的秸秆上面，给它们“取
暖”，奶奶总会说我：“你把那可跳点。”

偶尔我也会帮帮忙，爷爷专门给我拿了个小小
的锄头，我也学着爷爷奶奶的样子刨山药，不过我太
心急，一锄头下去，山药蛋就被我扎在锄头上了，奶
奶唠叨我：“好灵灵的山药就让你扎烂了，以后烩菜
都给你烩上。”刨山药做不了，爷爷让我拿个小箩头，
把散在地里的山药装起来放成一个堆堆，我总是自
不量力地装满满的一箩头，双手用力地提着，两个膝
盖顶着箩头往前挪，一个不小心就向前摔倒了。奶奶
笑着和爷爷说：“哈哈，显能显得马趴跌倒了。”但是
丝毫没有打消我的积极性，我把山药装进箩头里继
续着我的搬运工作，不过一会儿就累了，扔下箩头又
去土里翻虫子，奶奶说我做啥都“没工”，意思就是不
下功夫。渐渐地黄昏来临，爷爷把刨出来的山药蛋堆
成一堆，用草盖住后就收工了。现在脑海里，还隐约
记得，收工回家的爷爷背着手拿着小锄头走在最前
面，奶奶是小脚走的慢，后面紧追着，我一路上寻找
玩耍的事物，隔一会儿，就传来奶奶的声音：“赶紧往
回走，看叫野狼把你抓走的。”吓得我一溜烟就跑回
去了。

掰玉米

我和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叫麻家沟社，属于准
格尔旗王青塔村，在我印象中那个村里的人主要种
植的农作物就是山药、玉米、糜子、谷子，尤其玉米居
多，因为家家户户都养羊，都喂猪，喂鸡，用爷爷的话
来说：“玉茭子（玉米）是这些牲畜的‘精粮’。”我总是
偷偷地抓点玉米喂鸡，爷爷发现后就会唠叨：“玉茭
子有字数（数量）了，不能瞎喂。”

因为家家户户玉米种的多，所以每年村里人有
个习惯叫“变工”，就是谁家收玉米的时候，商量好了
大家一起收，这样效率高。爷爷种了很大一片玉米
地，叔叔婶子们一起掰玉米棒子，就听见“唰唰”的声
音，都是农活儿能手，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玉米棒
子就堆成一座一座的小山，金灿金灿的。紧接着，大
家一鼓作气，把变成“光杆司令”的玉米秸秆全部割
倒，然后一捆一捆地用草绳捆好留在地里。过两天爷
爷套个毛驴车，把这些玉米秸秆捆子都抬上毛驴车，
用一根特别长的麻绳打个交叉固定好，一车一车拉
回家里，放到羊圈前的草料堆边，这也是羊儿们从整
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新草长出来这个期间的大部分
口粮。

碾糜子

喜欢秋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喜欢和爷爷一起

碾糜子，窑洞大院东边有一个大大的“场面”，爷爷把
收割回来的糜子打成捆子，堆成垛子。我总是钻到垛
子里，和村里的小伙伴玩捉迷藏。每次耍完脑袋上都
挂满了糜蘘 [ráng]，奶奶就会说：“你又吓雀儿个
了？”———因为庄稼人都知道麻雀特别爱到田地里寻
找食物，一直沿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地里扎个稻草
人，用棍子支起来放在地中央，以此来吓唬麻雀，以
防备它们破坏庄稼。有的人家会给稻草人穿一件家
里不用的破烂衣裳，更逼真，有的人家挂个布条，也
有那么点意思。爷爷家里土地多，一般都是用两个木
棍绑成“十”字形，上面挂个布条，布条被风一吹动，
麻雀就被吓跑了。看着我的样子，爷爷接着奶奶的话
头说：“咱们场面那点糜子根本不怕雀儿吃了，春燕
打上整工吓得了。”此时我的样子，可能就是一个活
动版的小“稻草人”，更能将麻雀吓跑。

等到糜子水分晒干，爷爷就把糜子全部散开铺
在“场面”上，给家里的小毛驴套上碾子，围着“场面”
转呀转，我总是骑着小毛驴指挥它的方向。爷爷嫌我
捣乱，让我下来用脚踩，说是帮他碾糜子，我当真了，
不停地踩，踩得脸通红。碾好的糜子爷爷都装在尼龙
袋子里背回家，倒在粮仓里。还记得窑洞里的粮仓很
大，我总是翻进去钻在粮堆里耍。奶奶发现后喊骂
我：“灰狗的你，不想吃新米了，赶紧出来。”我那时候
还是很希望吃新米的，所以乖乖地爬出来，盼望着爷
爷去加工新米。

印象中最让我期待的就是把田地里的山药、玉
米棒子用三轮拖拉机一车一车的拉回家里。那个时
候村子里穷，只有两辆三轮拖拉机，而且平时根本不
在村里，都外出打工去了。待到秋收时节，村里人都
赶紧托人捎话，请回来帮着搬运地里的东西。我和小
伙伴们都兴奋地围在三轮拖拉机跟前，观察着这一
年只能见一两次的新鲜玩意，也是卖尽全力地帮着
往车斗子里装东西，为的是争取装满车以后，开车的
叔叔可以把我们抱上去，坐在车斗子上在村里沿路
走一圈，那可是当时很神气的一件事，能在小伙伴面
前炫耀很久。

关于秋收的画面还有很多，有时是爷爷往地窖
里倒山药的情景，“哗”一下，那么多山药蛋你追我赶
的冲进地窖深处；有时是爷爷把玉米棒子垒成一座
房子那么大的巨大方墩，感觉爷爷就是最有本事的
人；有时是奶奶在地窖里放个瓮，把一些海红果子、
黄元帅果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瓮里，整个漫长的冬天
乃至初春，我都能吃上保存完好的香甜的农家水果。

随着时间的变迁，爷爷奶奶也离开我多年，过去
的窑洞大院也在改造翻新中变了模样，秋收时节的
欢乐逐渐变成了一幅一幅交织的水彩画，留给我的
更多的是思念，那些在爷爷奶奶身边无忧无虑的日
子，慢慢地变成更深的怀念落于心间，伴着我的每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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